
“学艺不能只为进展！”
这是我几个月前在朋友圈晒学生

印蜕时的附言。我年轻时也曾无知无
畏，有展必投，旨在以投促练，通过每次
投展对自身的创作进行一次总结，以此
提高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力，但至于入展
与否则顺其自然。

我认为，入展与否一凭评委喜好与
眼光，二须洞察趋势，三靠自身运气，最
后才是比拼实力。

早在1990年全国第三届中青年书法
篆刻展获奖作者座谈会上，我就曾见到一
位得奖作者为此提出个人观点，认为投展
本不应该迎合评委的口味，但为了能入展
他只得无奈放弃“自我”而去迎合，那不是
自己真正的艺术创作，而是为了评委在制
作，其实内心很矛盾很痛苦。我记得当时
徐正濂、朱培尔、李刚田等获奖作者也都
在场（有合影）。当时的中青展，有想法的
还有可能入展甚至能得奖，但当停办以后
一切都变了……

现在入展作品紧贴流行、“借鉴”流
行者多，迎合评委喜好者多，简单“借
鉴”传统者多，真正能有个性者却很
少。造成这种现象的泛滥固然有诸多
外在的因素，如评委偏好因素、当今艺
术教育导向、师承影响、入展冲刺班等，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展者自身的内在
因素。中国书协副主席潘善助先生在
网络链接《潘善助访谈》中曾言：“当代
书法发展迅速，但功利、浮燥的现象时
有可见。或为入展、获奖，不考虑自己
的个性和兴趣，盲目跟风；或为出名不
择手段，过分包装吹嘘。也许，这样做
能得到一点实惠，但绝对是小实惠，是
眼光不远的表现，终难成就大事业。”

因此，纵然许多评委向“借鉴”传统（流派）与流行的作品倾斜；
纵然评委的水平、眼光、情绪、喜好使评展结果不尽人意；纵然……

所有的纵然，也决不能成为你我为了增加入选机率以及与入展
后所能得到的小实惠而无奈放弃或不敢表达个性的借口。虽然当
下是以入展得奖论成功的时代，但我们学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入
展，如果带着功利心进行艺术创作，一味迎合他人，放弃个人艺术情
感的表达，实乃可悲之举。

我们提倡继承传统艺术，但继承传统不意味着否定有个性与创
新。作为投展者自身要有自信，有个性的创新之作遭落选，那不是
我们的错，是评委眼太高；而若为了能入展而丢弃个性，这便是投展
者无胆无识！没有个性的作品就算入了展，那也决不是真正的艺
术，没有个性的艺术99.9％必将被历史遗忘与淘汰。

我在此申明一下，上述所谈论的艺术个性是以坚实的传统功底
为基础的，而非没有扎实传统功底任意而为的个性。此外，我只就
现象而论，不针对任何个人，对评委并无不敬之意，在此恳请莫自行
对号入座。

目前这现象是否需要改变？是否会变？怎么改变？我充其量
只是个资深的书法篆刻爱好者而已，也自知水平、理念、眼光有限，
这些问题不是我能在此胡乱妄议的。

作为个体唯有从自己做起，不为入展所困、名利所累，保持学艺
初心，我相信一切必会有所改变。我曾在朋友圈晒过一段杂言：“艺
术，我就是我，只对自己负责。”我自学艺以来，我还从未曾有过为了

入展而迎合评委弃个性的经历；
我平时之言行也被同道认为很
偏激，但不管别人如何看我，我
还是终始如一。

我真心希望有更多的人去
投展，也希望随着社会的发展，
入展得奖将不再是衡量艺术水
平的唯一标准，我们也无需再为
入展而去迎合他人，更祈盼将来
我们的评委们更多发掘提携有
个性者，让有个性的投展者看到
些希望，从而促进有个性的作品
越来越多……

上述“夏”聊如有不妥与得
罪之处，欢迎板砖来袭。

现代文学的几位大佬中，往往是年龄越靠前，书法就越
能写，盖因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愈多也。譬如说“鲁郭茅，巴
老曹”，就书法能力而言，大概前三位可以完胜后三位。当
然，六人中仅巴金和曹禺算是不很擅书，老舍虽属能书，但
若比之于茅公，似还差一截。

茅盾先生的书法，以峻峭、秀逸为长。上世纪八十年代
前后，由茅盾题字的书刊报头、出版社等颇多，如常见的《文
学报》《随笔》《小说月报》《新文学史料》，还有上海书店、上
海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等，其题书皆出自茅盾之手。
而且茅盾先生的书法非常清雅文气，他线条劲挺，下笔干
净，无论是题字、条幅还是书信手稿，看上去都十分舒服。

大概在六七年前，茅盾先生的一部手稿《谈最近的短篇
小说》在南京某家拍卖公司竞拍，从800万元起拍，经过44轮
激烈竞价，最终加上佣金以1207.5万元高价拍出，刷新了现
当代文人单件手稿拍卖的新纪录。在此之前，文人手稿拍卖
的最高纪录向来都是鲁迅执文坛之牛耳，譬如那页仅几行字
的《古小说钩沉》残稿，当年在北京嘉德就以690万元的成交
价创下了新高。仅仅过了一年，茅盾的这部手稿则以1200
万元的天价，开创了文人手稿进入千万元的新纪录。当然需
要说明的是，鲁迅那件拍品仅为五六行字的一页残稿，而茅
盾这部手稿却是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长文，共30页，
每页纸张长22厘米，宽15厘米，字数达九千余字，全部毛笔
书写，虽有修改，但字迹工整清晰，品相完好无损。此文发表
于1958年第六期《人民文学》，随手稿一起还附有当年刊发
该文的《人民文学》发稿签单，可见此部手稿乃出版社之存
档，至于何人何时或何原因使之流向社会市场，由于年代久
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已无法详考追究也。

不过那一场拍卖却引发出一场官司。茅盾一部手稿
拍出1200万元的新闻，惊动朝野，自然也惊动了茅盾的家
属。家属依据著作权法，手稿的物权应当归属于作者，作者
过世，则应当根据继承法由其继承人所继承。何况此部手
稿原存于出版社，必为非正规渠道流出，持有者本身已不具
有合法性。再说那场拍卖虽已成交，但那位竞拍得手的买
家，后因筹款不足而违约弃权，所以此件拍品仍还给了委托
人张某，于是这位委托人，也就是茅盾手稿的卖家张某，就
成了茅盾家属起诉的第一被告。

不过这位书画藏家张某在述说手稿来源时也万分委
曲，他是二〇〇〇年时，从一位徐州的朋友手上，以3.8万元
的高价买下了这部茅盾手稿。他把手稿带回家后，兴奋得
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将手稿拿给在大学中文系当老师的父
亲看，父亲也觉得非常珍贵，值得长期收藏。张某说，当年
他筹这笔钱买茅盾手稿，家里人除了父亲之外都反对，因为
这笔钱在当时徐州，可以买两套房子。但是他想房子以后
可以再买，而如此珍贵的手稿一旦错过，可能就很难再会遇
见。如果该手稿流向海外或是被损坏丢失，那就更是无可
估量的损失——事隔十多年之后，无论从手稿的稀有性或
市场行情证明，他的判断无疑都是非常正确而英明的。

那场官司结果究竟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估计大多也是不
了了之吧，然而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茅盾书法被重视的程度
以及其墨迹手稿的行情热度。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茅盾并不
是书法家，他自己也同样不这么认为，并说自己青年时写字非
常粗率潦草，曾在中学毕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时，就因填报名
单的字迹潦草，把“鸿”字写得像个“鸣”字，差点错失了入学的
机会。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从此他写字端端正正，铁画银
钩，一笔不苟。即使八十多岁的高龄，他写回忆录时仍用毛笔
正楷，一笔一划地书写。作为著名文学家，他的字无疑非常出
色，在文人书法的领域里堪称一流。茅盾的书法，其最大的特
点就是中宫较紧，横向和纵向则舒展雅致。他的线条秀挺而
富有弹力，如在写横画入笔时，多为露锋直入，线条纤细却不
弱，虽长而力能担鼎。若非要说有所不足的话，那么他的字或
以为写得过于光滑流畅，似乎美妍有余而韵味不足。很多年
前，我曾与茅盾先生的内侄女、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

作家孔海珠女士聊起茅盾先生书法，承她信任，给我欣赏了多
封当年茅盾姨夫给她的书信，都是毛笔小楷，神完气足，令人
捧在手里就觉得大放光芒的那种。我们还聊起许多关于茅盾
挥毫的故事，譬如茅盾给人写字，多喜欢写自己的诗作，他认
为随意抄录一段别人的诗句送人是不动脑子，也是不恭敬的；
还有他写字的用墨很讲究，都是清代的贡品墨，写出的字乌黑
发亮，十分精神……

我读过许多相关文章，在谈到茅盾书法时，几乎都认为
他是取自于宋徽宗的“瘦金体”，用笔细劲，结体疏朗，对此
差点让我也深信不疑。后来有一次我随意读到了一本《尘
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时，却恍然获知原来并非如
此。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施蛰存给茅盾的一信中，
说：“近见《新文学史料》封面题字，乃先生手笔，大有瘦金笔
意，想近年临池有得。先生墨迹，敝箧已不存一纸，意欲乞
先生为书一小条幅，最好写唐人绝句一首，因年来晚正在撰

《唐诗串讲》，将来可作插绘用也，或有现成写件，便乞赐一
纸，不劳更书，祈不吝耳。”

施蛰存和茅盾俩人都是半个世纪前的老友，交情匪
浅。且施蛰存精于金石碑版的研究，鉴赏力极高。他一眼
也看出了茅公书法里的“瘦金笔意”，颇为欢喜，故亦乞一小
条幅。时已八十三岁高龄的茅盾先生，对老友的请求自然
不会拒绝，但在一月二十二日回信中他似乎否定了自己所
谓的“瘦金体”笔意：“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
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近来嘱写书名、刊名者甚
多，推托不掉，大胆书写，都不名一格……”

一直探寻的问题却在不经意时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
茅盾书法取自于《董美人墓志》。“董碑”是隋代楷书中的精
妙之作，其书布局缜密严谨，笔法精劲含蓄，秀逸疏朗，淳雅
婉丽。当然，文人学书，不求甚解，取其大略也是常态。茅
盾之书从中汲取了其华美坚挺的笔致，果然给人一种清朗
爽劲之感。然而，以施蛰存先生对金石书法的“火眼”，居然
也“看走了眼”，可见茅盾的“董美人”，确实也不乏有“瘦金
体”，这差不多已成多人的“共识”。那天我花了大半个通

宵，一口气读完了茅盾先生与朋友的通信集，非常有趣的
是，我发现这些朋友在与茅公的鱼雁往还中，在问候、请益、
探讨之余，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一个请求，以获得茅公的一幅
墨宝为幸。其中不乏像巴金、荒芜、姚雪垠、周而复、戈宝
权、赵清阁这样的大名家，由此可见，茅盾的书法确实人见
人爱，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

如图的这封茅盾致冯乃超的书信，虽为硬笔所书，然书
风一如他的毛笔书法，干净利落，秀骨神清。

乃超同志：
日前承枉顾，晤谈甚快。中山大学学报第三期鲁迅杂

文昨已读过，并读了注释、编者附记，中文系而已集注释小
组的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进击等。我也认为鲁迅这篇杂文
的发见，甚为重要，可以补正向来对于鲁迅思想发展阶段的
说法——即认为鲁迅之从进化论转到阶级论乃在一九二八
年初。尊意以为如何？

鲁迅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越两日乃发生蒋
介石反革命政变，但鲁迅此文却已预见此政变之必将发
生。至于此文何以直到五月五日发表，猜想是国民新闻的
编辑将发此文付排而忽得政变消息，深恐惹祸，于是临时扣
住了。但全集未收此文，想因鲁迅后来离穗经港返沪时，行
色匆促，未将发表此文之副刊收存，故后来“在钟楼上”一文
中提到的“给一处做文章……”显指此文，又而云：“然而终
于没有印出……”是误记。尊见如何？

日来秋老虎施虐，为近年所未有，尊体及尊夫人哮喘受
影响否？深为系念，千万珍摄。

匆此，并请俪安！
沈雁冰 八月廿一日

冯乃超是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也是当年的左联创办
者之一，与鲁迅先生有过交接。他虽比茅盾小五岁，但仍属
同辈人，茅盾此信最后还关切地询问其夫人的哮喘病情，可
见他们之间非常熟稔。

此信应写于一九七五年，关于讨论新发现鲁迅一篇杂
文的诸多问题。这篇新发现的鲁迅杂文应该就是《庆祝沪
宁克复的那一边》，刊发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新闻》
副刊，文章说北伐期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其
后一天，北伐军又攻克了南京，然而在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
之时，鲁迅却另开一笔，撰文专谈了革命尚未成功，还没必
要过于陶醉，显示了他特有的冷静和清醒。

这篇杂文鲁迅生前并未收入任何专集，所以一九三八
年和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两种《鲁迅全集》，皆失收此篇，故应
属鲁迅的一篇佚文。从一九七五年开始，可能是为了赶在
鲁迅先生百年诞辰而准备出新版的《鲁迅全集》，全国以高
校为主分别成立了“鲁迅著作注释小组”，较大规模地对鲁
迅著作进行注释、钩沉等研究工作，信中所提的“中文系而
已集注释小组”，就是指中山大学中文系所成立的针对鲁迅

《而已集》所有问题进行研究的注释小组。而冯乃超上世纪
五十年代曾任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而后又任中大党委第
一书记，虽然他于一九七五年四月离任（时已七十四岁高
龄），回京任北京图书馆顾问，但对于中大学报上关于鲁迅
研究还是非常关注，所以看到有一篇新发现鲁迅的佚文，就
拿来给茅公欣赏并探讨起来了。

茅盾与冯乃超当年都是鲁迅先生的晚辈，也都与鲁迅
先生有交往，当然茅盾走得更近，交往更多。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研究鲁迅时，这些当年与鲁迅先生亲历交往的老人都还
健在，因此在鲁迅研究这一领域，遇有什么新发现、旧疑问，
都可与之请益或探讨。这封信就是茅盾先生对鲁迅这篇佚
文的写作背景和为什么迟了二十多天才刊登的原因，以及为
什么鲁迅未将其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作了一些推测与考
证，它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待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
出版，此篇鲁迅的重要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毫无疑问地被收入在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中。

篆刻：西泠印社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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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五十二）——马叙伦
马叙伦在《石屋续沈》中有“王福厂

沈尹默书优劣”一文，云：“上海有《活
报》者，谓‘王福厂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
商撑腰脊’。又谓：‘福厂书平铺直叙，一
无足觇。尹默书王字底子尚不算差，但
其笔趣则缺然，不足名大家。’此论尚非
过于诋毁，沈尹默不可与福厂并论。尹
默书工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
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不匠气，究
非今日其他書家可望其肩背也。近时如
慈溪钱太希，永嘉马公愚书皆有王字底
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
也。后人作王字，皆失之俗，失之薄，失
者多矣，薄者如董香光、王梦楼皆是也。
然薄犹可医，俗不可治也。此四人者，福
厂余父执，余尝观其作篆书楹帖，亦不空
肘腕，是真描花也。尹默年必展览其书
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
誣。”这段书评对王福厂、沈尹默、马公愚
皆提出批评，可见马叙伦论书之苛刻，几
乎近于宋人米元章了。马叙伦对于古人
的书法也同样苛刻。论宋人书，马叙伦
云：“米虎儿亲承海岳之传，于海岳书若
具体矣，海岳直欲凌唐入晋，而虎儿局促
唐人辕下，仍是宋人面目。”评赵松雪云：

“除侧媚无所有。”评董其昌云：“若大家
婢女，鬓影钗光，亦是美人风度，然不堪
与深闺少女并肩。”那么他的书法怎么样
呢？他的一首论书绝句，似乎可以当做
其学书经验的总结：“北碑南帖莫偏标，
拙媚相生品自超。一语尔曹须谨记，书

如称俗虎成猫。”
马叙伦幼年读书时就喜欢书法，曾被

老师标为第一。早年对唐楷浸淫极深，专
攻欧、褚两家。直至晚年，其书作都带有
欧书劲挺，褚书飘逸的影子。马叙伦不甘
囿于欧褚二家，于是探究唐楷的来龙去
脉，欲解其变以取法乎上。后随着学识阅
历的增长，他又转从《龙藏寺碑》，此碑上
承北朝诸刻之遗风余绪，下启初唐各家门
户。马叙伦由《龙藏寺碑》入手，上法北
碑，并在用笔的方挺、结体的舒展上颇有
受益，使其行楷略具北碑面目。其书风筋
骨沉实，遒劲清润，气势畅达。沈尹默先
生曾称赞其书法“恣情水墨，超逸绳墨，
但求尽意”。他谈起学书经历曾言“自幼
好书，垂老得法”，对自己终能摆脱唐人的
影子颇为自得。

马叙伦曾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
长，“劳大”是国民政府在上海创办的第
一所国立大学，成立于1927年，1932年
停办。马叙伦还曾任清华、北京大学等
校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
次长，为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藏书家，
以研究文字训诂及诸子之学名世，著有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六书解例》《石鼓
文研究》《老子校诂》《列子伪书考》《庄子
义证》《石屋余沈》《石屋续沈》等。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县（今
余杭）人。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
香，晚号石屋老人。1901年养正书塾改
为杭州府中学堂，校方已内定派其毕业

后赴日本留学。马叙伦已决定赴日本学
陆军，以便学成后干革命。可是就在毕
业前两个月，校里发生一次学潮，把马叙
伦卷了进去。马叙伦因带头闹事，被开
除出校，赴日留学的计划也落空了。为
了生活，马叙伦跑到上海从事报刊编辑
工作。那时，上海是维新和革命两种思
潮集中角逐的场所，各种刊物蓬勃兴
起。他身临其境，感到耳目一新。他先
后帮蒋观云编辑《选报》，帮赵祖德办《新
世界学报》，任主编。后来，他又和黄晦
闻办《国粹学报》，邀章太炎、柳亚子、陈
佩忍、刘师培等人写文章。这个刊物鼓
吹民族民主革命，想在中国文化遗产中
寻找反清、反帝的武器。抗日战争时期，
隐居上海，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
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上
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号召上海工人、学
生和各界人士10万余人，举行反内战游
行示威，马叙伦被推举为向国民党政府
请愿代表，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
务殴伤。“下关惨案”是发生在南京，但缘
由却在上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蓄意
挑起内战，出于对国内烽烟再起以致民
不聊生的忧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当即决定于6月23日在上海闸北的北站
举行上海各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的大会，并欢送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的
和平代表赴南京请愿。国民党官员对请
愿者的态度则是十分抵触。当获悉上海
各人民团体准备派和平代表赴京请愿

后，设法从中进行阻止和破坏。当请愿
团代表们下关车站下车后，便被雇佣人
员团团围住。从最初的僵持到出手殴
打，雷洁琼胸部被暴徒的皮靴踢伤，口吐
鲜血，眼睛被玻璃扎破；马叙伦的头部、
胸部均被打伤……学生代表陈震中伤势
最重，当场被打得昏迷不醒；《新民报》采
访部主任浦熙修被打得吐血，腰部、胸部
和头部均被打伤；《大公报》办事处主任
高集、《益世报》记者徐斌均遭殴打；民盟
派去车站欢迎代表的叶笃义也被打成重
伤。“下关惨案”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
夫妇和董必武闻讯于深夜三点赶到医院
慰问。毛泽东、朱德从延安给马叙伦等
发来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
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
和平奋斗”。

马叙伦由于参与社会活动，与书则
“抱不临之旨”，偶事临摹，浅尝辄止。尽
管马叙伦特别重视笔法的研究，但忽略
了北碑笔书和刀刻之间的差异性，认为

“魏碑刀法即当时笔法”，“书法原从契法
传”。其实，大多数北碑的坎坷并非完全
能够反映书写笔迹的特征，甚至有未经
书丹而直接凿制的，因此，北碑的刀法不
可能等同与笔法。马叙伦对于北碑笔法
的这种认识，束缚了其笔法的灵活性，结
果其大字对于北碑用笔的沉着浑厚、结
体的大方率意，即雄俊伟茂、刚劲古朴的
精神实质未能很好的把握。可见学书之
路言易行难。

“上海农商银行杯”上海市
第四届楷书作品展征稿启事

““美人美人””也有也有““瘦 金 体瘦 金 体””
—— 茅 盾 致 冯 乃 超

“有舍方有其得”谓之佛家“舍得法”。以此论艺，皆然。这一舍一得，则为禅
意中的处世之道。成功则是“舍后之得”的犒赏；大舍大得，乃智者豁达气度。古
往今来，凡得大成者，无不深谙“舍得”之道。

偶得数块柏木角料，择两块可刻性的成品料，置案前，经反复摆放后，其造形
有平衡感。于是将“舍得”二字配篆，应物随形，渡稿上木。隔数日后观之，稍加调
整其布局，执善从之、刻之。“舍”字，依形而刻，手起刀落，数个回合后，渐显“舍”字
雏形，上宽下窄，在满刻中勿忘左下留木，颇见其灵动。“得”字，上部阳刻、下部阴
刻，融合阴阳刻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使“得”字若隐若现，也寓意“得”之艰难和不
易。接着用并不鲜亮的紫灰色着色并伴有渐变，丰富其作品色彩的层次。装框
后，审视其效果：在两个不可分割的板块中分别产生了面积大小的对比；正梯形和
倒梯形的对角呼应；阳刻处和留木处的互补。看似“一分为二”，实为“合二为
一”。综合整体刻字作品：少字、简约、统一，并涌动其精神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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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办单位
主办：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
承办：上海市书法家

协会楷书专业委员会、上海
农商银行

协办：上海沛鸿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二、参加对象
凡年满十八周岁，且

有上海户籍的本地市民或
持有上海居住证的外省市
人员都可以投稿（附上海居
民身份证、上海市居住证复
印件）。

三、征稿时间
自本启事公布之日起

征稿，至 2021年 8月 10日
截稿，以当地邮戳为准。

四、征稿内容
1.围绕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讴歌党的辉煌历程，围绕改
革开放、宣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题的名诗、名
句、名文。以及古今健康向
上的诗词、名言名句，提倡
自作励志诗篇。2.反映“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的上海城市变迁、百
姓美好生活主题的诗词文
赋。3.体现上海农商银行
企业文化的相关内容。

五、作品要求
1.投稿作品仅限楷书，

其他书体作品一律不参评。
2.投稿作品请投寄作品原
件，尺寸为 6 尺整张（高
180cm，宽96cm）以内，一律
为竖式。小字类（单字字径
一般在2cm以内）作品尺寸
为 4 尺整张（高 138cm，宽
69cm）以内，一律为竖式。
手卷作品尺寸为高35cm以
内，长度248cm以内。册页
作品成品尺寸每页高宽不超
过 40cm，正文为 5—12 开
（10—24页）。手卷、册页作
品入展数量一般不超过入展
总数的百分之六。所有作品
请勿装裱（册页除外）。不符
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3.
请在作品背面右下方用铅笔
楷书写上姓名、联系电话；填
写投稿登记表，详细填写姓
名、性别、所属区书协、联系
电话、通讯地址、是否退稿、
作品名称、作品尺寸、作品释
文等。4.每位作者限投作品
一件。

六、入展作者待遇
1.本次展览将评出入

展作品120件，其中优秀作
品20件。

2.给予优秀作品作者
奖金 3000元（税前），作品
由承办单位收藏，不再退还
本人。

3.优秀作品作者，如非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则
由另行进行面试。凡面试
合格者可以作为入会条件
一次。

4.本次展览将编印《上
海市第四届楷书作品展作
品集》，入展作者将赠送一
本作品集，获优秀奖者将颁
发获奖证书。

5.在优秀奖、入展作者
中择优录取若干名，参加由
楷书委员会举办的一年期
楷书创作高研班。

七、收稿（汇款）地址
收件地址：上海市普

陀区叶家宅路83号403室
妙墨书法

收件人：李老师
收件电话：
021-53833335
13816579224
八、详见上海书协官

方微信、网站

讣 告
△2021年7月3日晚，

著名书画篆刻家顾振乐先
生辞世，享年106岁。

顾振乐，字心某，号乐
斋，1915年6月生于上海嘉
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西泠印社社员、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上海市高校书
法教育研究会理事、华东师
范大学《中华书法篆刻大
典》编委；作品多次参加国
内外书画展及在专业报刊
发表，并被多家博物馆、纪
念馆收藏；曾两渡扶桑举行
书画展，出版有《顾振乐书
画集》《顾振乐画集》等。


